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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精神科学中的研究包含了很多我们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应用的东

西，有时我们可能倾向于感觉到它与日常生活相当遥远。但这只是个例子。我们

所接受的关于精神世界秘密的知识领域每一个时刻都是对我们灵魂的重要和深刻

的意义；似乎远离我们的是灵魂向内的需要，为了了解现实世界，我们必须使自

己熟悉它。但为了了解精神世界，我们自己思考和描绘世界上赋予我们的思想和

概念的精神画面是至关重要的。然后这些思想经常在灵魂中不知不觉地工作。灵

魂正在工作的地方似乎是相当遥远的，而在现实中，它确实非常接近灵魂生命的

更高领域。因此，我们将再次研究在死亡和新出生之间的生活，这种生活似乎已

经从现实世界的人类中消失了。我将以简单的叙述从精神调查发现的东西开始。

这些事情如果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思考，就能被理解；通过它们自己的力量，它们

使灵魂能够理解它们自己。任何不了解他们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他对这些问题的

思考不够频繁。这样的事情必须通过精神科学来研究，但是如果灵魂会一次又一

次地思考它们，它们是可以被理解的。这样，他们就会被生命中遇到的事实所证

实；只要对生命进行适当的研究，他们就会得到生命的事实的证实。你将从许多

演讲课程中认识到死亡与新出生之间的生命充满了困难，因为它的条件是完全的

不同于那些可以在物理世界里的身体器官的帮助下被描绘的生命中的那些。我们

必须熟悉完全不同的概念。

当我们与物质环境中的事物建立关系时，我们知道，在物质世界中，只有一

小部分人对我们的行动、我们意志的表现作出反应，这种方式使我们在我们的环

境中的这些行为给我们的存在带来快乐或痛苦。这种反应发生在动物王国和人类

王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矿物世界(包括空气和水中的世界)，以及本质上的植物

世界，在我们所做的行动时，对我们所谓的快乐或痛苦是不敏感的。(当然，从精

神上看，这件事有点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担心。)在死者的环境中，这一

切都变了。在所谓的死亡条件的环境中，一切（包括死亡本身所做的）引起了整

个环境中的快乐或痛苦。死者不能做任何一件事，他不能，如果我可以用画面说

话，他不能移动他的一条四肢，而不因他所做的事而带来快乐或痛苦。

我们必须设法将我们的方法纳入这些存在的条件。我们必须吸收一种思想，

即死亡与新出生之间的生活是这样构成的，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唤醒了环境中的

回声。在死亡和新生之间的整个时期，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甚至不能动弹，就像

画中的那样，在我们的环境中没有觉醒的快感或痛苦。矿物王国，就像我们在物

质层面上所拥有的一样，并不存在于死者身上，我们的植物世界也不存在。

从这本书《神智学》中可以看出，这些王国是以相当不同的形式存在的。他

们不存在于精神世界中，我们在这里认识他们，即，作为缺乏感情的领域。我们

在物理层面上认识的人的第一个王国，对死者有意义，因为它可以与死者在他的

环境中所拥有的相比较，那就是动物王国。当然，我并不意味着在物理层面上的

个体动物，但整个环境的影响和影响犹如动物在那里一样。环境的反应是这样的，

即愉悦或痛苦从所做的事情中得到。在物理平面上，我们站在矿物土壤上；死人

站在"土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与动物性质相比较的环境中的生命。



因此，死者开始了他的生命-两个王国-更高的地方。在地球上，我们只从外面

了解动物王国。死亡与新出生之间的生命的最外部的活动在于获取更多和更准确

的动物世界知识。因为在死亡和新生之间的此生中，我们必须准备好所有这些力

量，这些力量来自宇宙，组织我们自己的身体。在物质世界中，我们对这些力量

一无所知。在死亡和新生之间，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直到它最小的粒子，都是

从宇宙中形成的。因为我们自己准备了这一物质的身体，把动物本性的整个范围

汇集在一起，我们自己建立起来。

为了使这幅画更准确，我们必须熟悉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一个与现在的心

态相当遥远的概念。现代人很清楚地知道，当一个磁针的一端指向北方，另一个

指向南方时，这不是由针头本身引起的，而是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宇宙的磁

铁，它的一端指向北方，另一个指向南方。断言这个方向仅仅是由磁针中所包含

的力所引起的，就被认为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在动物或人类中发育的种子或胚芽

的情况下，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思想流派都否认宇宙的影响因素。在磁性针的情

况下将被描述为无稽之谈的东西，在母鸡内形成蛋的情况下，无需进一步考虑就

被接受。但是，当蛋在母鸡中形成时，整个宇宙实际上是参与的；地球上发生的

仅仅是对宇宙力量的刺激。在鸡蛋中塑形的一切都是宇宙力量的印记，而母鸡本

身只是一个地方，一个住处，在这个地方，宇宙，整个世界体系正在发展这项工

作。在人类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必须熟悉的思想。

在死亡和新生之间，人类与更高层次的存有们一起工作在这个渗透到宇宙的

整个力量体系中。因为在死亡和新生之间，他不是没有工作的，他是永远工作着。

他在精神领域工作。动物王国是他认识的第一个领域，并以如下方式认识。

如果他犯了一些错误，他立即意识到疼痛、痛苦、在环境中；如果他做了什么正

确的事，他就会意识到快乐，在环境中。他不停地工作，呼唤快乐或痛苦，直到

最后，灵魂-本质是这样的，它可以下降，并与将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一个物质身体，

灵魂的存在，如果它本身没有在物质形态上发挥作用，就永远不会下降。

那就是动物王国，然后，首先要认识他。下一个是人类王国。不存在矿物性

质和植物王国。死者对人类王国的认识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熟悉的短

语。

在死亡和新出生之间--死亡--死亡----死亡有联系，只能与那些人的灵魂联系在

一起，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永德世界，他已经在地球上，在最后还是在一个更

早的化身中与他有联系。其他灵魂从他身边经过，他们不属于他的能力范围。他

意识到动物王国是一个整体；只有那些人的灵魂来到他的理解范围，他在这里与

他在地球上有联系；随着这些人的成长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你不能想象他们的数

量很小，因为人类个体已经通过了许多地球生命。在每一个地球生命中，已经建

立了一个完整的业力联系，并由此形成了网络，在灵性世界中，网络延伸到了死

者在生命中所认识的所有灵魂；只有那些从未与之相识的灵魂仍在圈子之外。

这表明了一个应该强调的真理，即地球生命对个人的最高重要性。如果没有

地球生命，我们就无法与精神世界中的人类灵魂形成联系。这些联系是在地球上

进行的，然后在死亡和新出生之间继续。那些能够观察到那个世界的人如何逐渐

认识到死者是如何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系的-所有这些都是地球上形成的业力联系

的结果，就像死者与之接触的第一个王国-动物王国-我们可以说，死者所做的每件

事，即使他只是移动，都会在他的环境中带来快乐或痛苦，因此，我们可以说，

关于世界上人类领域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死者在灵魂生活领域与人类有着更密

切的联系。当死者认识了一个灵魂，他就会像他自己在里面一样了解这个灵魂。



死后，对另一个灵魂的认识就像地球上我们自己的手指、头或耳朵的知识一样亲

密-我们在另一个灵魂中感觉到自己。在人类灵魂中，在死亡和新生之间有两种基

本的体验：我们要么在其他灵魂中，要么在他们之外。即使是在我们已经熟悉的

灵魂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也在里面，然后又在他们的外部。

与他们见面的人与他们在一起，在他们之中。在他们外面意味着我们没有注

意到他们。如果我们看到地球上的某个物体，我们就会感觉到它；如果我们把目

光移开，我们就不再感知它了。在那个世界，当我们能够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他

们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人类的灵魂中；而当我们不处于这样的位置时，我们就

在他们的外部。

在我现在告诉你们的事情中，你们拥有灵魂与其他灵魂在死亡和新生之间的

交融的基本形式。同样，人类也在其他层次、天使、天使等人的内部或外部。王

国越高，人在死亡后就越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束缚；他感到仿佛是在支撑着他，

以强大的力量支撑着他。大天使比天使更能承受他，古老的天使又比大天使更强

大，依此类推。

今天的人们仍然很难获得精神世界的知识。如果人们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了

解精神世界的秘密，那么这些困难或多或少就会自行解决。这里有两种接近的方

法。了解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会使人完全肯定自己的存在中的永恒。这种知识，

在人性中，有一个永恒的存在的核心，它贯穿生死-这种知识，虽然对现代人类来

说是遥远的却相对容易获得；它将由那些有足够毅力的人在“更高世界的知识”一
书和其他著作中描述的道路上获得。它是通过走上面描述的道路来达到的。这是

精神世界知识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是所谓的具体的、直接的与精神世界的存在的

接触，我们现在将谈论那些仍然在地球上的人和所谓的死人之间的交流。

这种交流当然是可能的，但它比容易实现的第一种知识形式带来了更大的困

难。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进行实际的交流是可能的，但却很困难，因为它需要寻

求者的谨慎照顾。控制和纪律对于这种与精神世界的交往是必要的，因为它与一

条非常重要的规律有关。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所认识到的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较

低的冲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精神上的更高的生命；因此，当人类还没有

真正控制自己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通过与死者直接接触而体验到较低的冲动的上

升。

当我们接触到一般意义上的精神世界时，当我们获得关于我们作为灵魂和精

神存在的不朽的知识时，就不可能有任何不洁的东西进入。但是，当它是与已死

亡的个人接触的问题时，死亡个体的关系-尽管看起来很奇怪-总是与血液和神经系

统有关。当然，只有那些没有通过纪律和控制来净化自己本性的人才会有危险。

这必须说，因为这是为什么在旧约禁止与死者交流。这种交往如果以正确的方式

发生，就不是有罪的。当然，必须避免现代精神主义的方法。当交往是属灵的，

它不是有罪的，但当它没有与纯粹的思想相伴时，它很容易导致较低的激情的刺

激。唤起这些激情的不是死者，而是死者生活的元素。值得考虑的是：我们在这

里所感受到的‘动物’在质量和自然是死者生活的基本要素。死人生活的王国在进入

我们的时候很容易被改变；在那个更高的世界里，什么是更高的生命，当它在我

们地球上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更低。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谈论活人

和所谓死者之间的交往时，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神秘的事实。我们会

发现，当我们谈论这种交往时，精神世界可以被描述为真实的世界，因为这样的

经验揭示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完全不同。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只要人类还没有发展出他的洞察力，就可能对他

毫无意义；但当我们仔细考虑它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它与我们密切相关，正如

它在实际生活中所做的那样。那些能够与死者进行交流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有了

敏锐的洞察力，他们意识到为什么人类很难通过直接的感知来了解有关死者的任

何事情。

我们在物质世界中习惯的所有形式的交往，在地球和死者之间建立起来时，

都必须颠倒，这似乎是奇怪和古怪的。在物质世界里，当我们和一个人从一个身

体到另一个身体说话时，我们自己在说话，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知道这些话来自

我们；当另一个人对我们说话时，我们知道这些话来自他。

当我们和一个死人谈话时，整个关系都发生了逆转。“我们说话的时候”这句

话可以如实地使用，但这种关系却反过来了。当我们向死者提问，或对他说些什

么时，我们所说的话来自他，来自他。他激励着我们的灵魂-我们问他什么，我们

对他说什么。当他回答我们或者对我们说什么的时候，这是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

产生的。这是一个人在物质世界中不熟悉的过程。他觉得他说的话是出自他自己

的存在。为了建立与死者的交往，我们必须调整自己，听取他们自己说的话，并

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接受他们的回答。

这样抽象地描述，过程的本质是容易掌握的，但真正习惯于熟悉的形式的完

全颠倒是非常困难的。死者总是在我们身边，总是在我们中间，而且他们没有被

感知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这种颠倒形式的交往的理解。在物理层面

上，我们认为，当任何东西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出来时，它就来自我们自己。我

们还远远不能对它是否受到精神环境的启发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更喜欢把它和

物理层面上熟悉的经验联系起来，在那里，如果有东西来自环境，我们会立即把

它归于另一个人。这是与死者交往的最大错误。

我一直在告诉你们所谓的活人和所谓的死者之间交往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

这个例子只帮助你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精神世界中的条件完全颠倒了，在那

里，你会像原来那样向右转，那么你就已经掌握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这是那些想

要进入精神世界的人经常需要的。这个概念很难适用于实际的个案。例如，为了

理解甚至是物质世界，这是渗透到和贯穿于精神，它是至关重要的把握这一思想

的完全逆转。因为现代科学没有抓住它，大众意识完全不知道它，所以今天对物

质世界没有精神上的理解。即使是那些非常努力地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人也会经历

这种情况，而人们往往不得不简单地接受并离开这个世界。几年前，我在柏林的

一次大会上和我们的许多朋友谈到了人的身体有机体，特别提到歌德的某些想法。

我试图解释大脑，在它的物理形态，只有当它被认为是生物体的另一部分的完全

转变时，才能被正确地理解。没有人能理解，手臂上的骨头必须像手套一样向内

翻，这样才能产生头骨。这是一个困难的概念，但没有这样的图片，一个人不可

能真正理解解剖学。我只在括号内提到这一点。我今天说的关于与死者交流的话

更容易理解。我向你描述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你们所有坐在这里的人都在不断地

与死者交流，只有普通的意识才不知道这一点，因为它在潜意识中继续存在。

透视意识不会将任何新事物吸引到存在中，它只是将精神世界中一直存在的

东西带入意识。你们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与死去的人交往。

现在，我们将考虑如何在个别情况下与死者发生交往关系。当有人死了，我

们被抛在后面时，我们可能会问：我如何接近死者，使他亲身体验我？死人怎么



再靠近我，使我能住在他里面？这些问题很可能会被提出，但如果我们求助于物

理层面上我们熟悉的概念，它们就无法得到回答。在物理层面上，普通意识只有

从觉醒到入睡的阶段才能发挥作用；而在日常生活中，从入睡到觉醒之间，意识

的另一部分仍然是朦胧的，这一点同样重要。从真正的意义上说，人类在睡觉时

并不是无意识的，他的意识太模糊了，他什么也没经历过。这是一种朦胧的意识。

但是，当我们研究人类与精神世界的联系时，我们必须牢记整个人-在清醒和睡眠

中的生活。想想你自己的经历。你总是用干扰来看待你的生活过程，你只描述你

醒着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生活就这样破碎了：醒着睡了；醒着睡了。但是你在

睡觉的时候也在那里，在研究整个人类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清醒的生活和睡眠的

生活。第三件事也必须考虑到人与精神世界的交往。因为除了清醒的生活和睡眠

的生活，还有第三种状态，甚至比清醒和睡眠生活更重要的与精神世界的交往。

我指的是真正的醒着行为和睡觉的实际行为，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因为我们马

上就进入了其他的状态。如果我们对这些醒着和睡觉的时刻产生微妙的、敏感的

感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给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光明。在偏远的乡村地区，这

种习俗正在逐渐消失，但在我们这些年纪较大的人还年轻的时候，人们习惯于这

样说：当你醒来时，立即走到光线正在倾泻而过的窗口是不太好的；你应该在黑

暗中呆一会儿。乡下人过去对与精神世界的交往有一定的了解，他们宁愿在这一

刻醒来，不要立即进入明亮的日光，而是保持内心的收集，以便在醒来时保留一

些用这种力量从人类灵魂中掠过的东西。突如其来的白昼是令人不安的。当然，

在城市里，这是难以避免的；在那里，我们不仅受到日光的干扰，甚至在被街道

的喧闹声、电车铃铛的叮当声等吵醒之前也感到不安。整个文明生活似乎合谋阻

碍了人类与精神世界的交流。这并不是为了谴责物质文明，而是必须牢记这一事

实。再一次，在沉睡的时刻，精神世界以力量接近我们，但我们马上就睡着了，

失去了对灵魂所经过的东西的意识。但是，可能会出现例外情况。

这些醒着和睡着的时刻对于交流至关重要，例如，与所谓的死者，以及与更

高世界的其他精神存有的交流。然而，为了理解我在这件事上要说的话，你们必

须熟悉一个在物理层面上不容易应用的想法，因此它实际上是未知的。想法是这

样的。在精神层面上，“过去”并没有真正逝去，而是依然存在。在物质生活中，

人们只对空间有这种概念。如果你站在一棵树前，然后走开，回头看它，树并没

有消失，它还在那里。在精神世界中，时间是如此。如果你在某一时刻经历了某

件事，那么就物质意识而言，它在下一个时刻就已经消失了；从精神上来说，它

还没有消失。你可以回头看它，就像你回头看那棵树一样。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Wagner)用著名的话说：“这里的时间变成了空间”，这表明了他对此的了

解。这是一个神秘的事实，在精神世界中，有一些距离不会在物理层面上表现出

来。一个事件已经过去，仅仅意味着它离我们很远。我要你记住这一点。对地球

上的人来说，当醒来的时刻到来时，入睡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然而，在精神世界

里，入睡的时刻并没有过去，我们只是在醒来的那一刻，离它更远了一点。当我

们睡着的时候，我们面对死去的人，在醒来的时候，我们又一次面对我们的死者。

(就像我说过的，这是不断发生的，只是它通常存在于潜意识中。)就物质意识而言，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刻；对于精神意识来说，一个只是比另一个更远一点。我

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因为我现在要说的话，否则你们可能会发现很难理解。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清醒和入睡的时刻对于与死者的交往特别重要。在我们

的整个生命中，没有一个时刻是睡着的，或者是当我们与死者无关的时候醒来的。

睡觉的那一刻对我们来说特别有利。假设我们想问死者什么的。我们可以把

它藏在我们的灵魂里，直到睡着的那一刻；因为这是把我们的问题带给死者的时



候，还有其他的机会，但这个时刻是最有利的。例如，当我们向死者朗读时，我

们肯定会接近他们。但是对于直接的交往，最好的办法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向死

者提出我们的问题。

另一方面，清醒的时刻是最有利于死者与我们沟通的时刻。再一次，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在他醒来的那一刻，没有人会带着他从死者身上传来无数的消息。在

灵魂的无意识区域，我们不断地与死者交谈。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向他们提

出我们的问题，我们对他们说，在灵魂深处，我们必须说些什么。在唤醒死者的

那一刻，与我们交谈，给我们答案。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两个不同的点，

在更高的意义上，这些彼此之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就像在物理层

面上，两个地方是同时发生的一样。

现在，为了与死者交流，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更有利，而另一些则不那么有利。

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才能真正帮助我们与死者交流？ 我们与死者交往的方式不可

能与我们与活人说话的方式相同，死者既不听也不接受这种讲话。我们在五点钟

的茶点和咖啡馆里聊天时，不可能和死者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向死者提出问题

或向死者传达某种东西，是因为我们把感情的生活与我们的思想和想法结合起来。

假设一个人通过了死亡之门，你想让你的潜意识在晚上向他传达一些信息。

因为它不需要有意识地传达。你可以在白天的某个时候准备它，然后如果你

晚上十点上床，准备好了，比如说中午，当你睡着的时候，它就会传给死者。然

而，这个问题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它绝不能仅仅是思想或思想，它必须

充满感情和意志。你与死者的关系必须是一颗心，是内在利益的一部分。当他活

着时，你必须提醒自己对死者的爱，并不抽象地说出自己对他的爱，而是用真正

的温暖的心对待他。这可能会在灵魂中生根，以至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不

知道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了对死者的一个问题。或者你可以尝试清楚地意识到你

对死者的特殊兴趣的本质是什么。做以下工作是非常好的。想想你和一个已经死

了的人在一起的生活，想象一下你和他在一起的真实时光，然后问自己：是什么

吸引了我对他特别感兴趣，吸引了我？当我对他印象深刻的时候--喜欢他所说的

话，发现它很有帮助和有价值？如果你提醒自己，你与死者有着强烈的联系，对

他有着浓厚的兴趣，然后把这转变成一种对他说话、对他说些什么的愿望。如果

你在纯洁中培养了这种感觉，并让问题产生于你对死者的兴趣，那么问题或沟通

就会留在你的灵魂中，当你入睡时，问题就会转移到他身上。一般的意识作为一

种规则，对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因为睡眠会立即发生；但是，因此过去的事情

常常仍然存在于梦中。在大多数梦的情况下-尽管从实际内容的角度看，它们是误

导的-在大多数我们对死者的梦中，发生的只是我们错误地解释了它们。我们将他

们解释为来自死者的信息，而他们只不过是对我们自己针对死者的问题或沟通的

回应。

我们不应该认为死者在我们的梦中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应该在梦中看

到一些从我们自己的灵魂到死者的东西。梦就是这个的回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

发育，能够在睡觉的时候意识到我们对死者的问题或交流，我们就会觉得死者自

己在说话-因此梦中的回音似乎是来自他的信息。在现实中，它来自我们。只有当

我们理解透视者与死者之间联系的本质时，这才变得容易理解。死者似乎对我们

说的是我们对他说的话。

醒来的时刻对死者接近我们是特别有利的。在醒来的时刻，从死者到每一个

人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人生中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死者或更高层次的人

所激发的，尽管我们把它归之于我们自己，就像从我们自己的灵魂而来。



死人说的是我们自己的灵魂。白天的生活即将来临，醒来的时刻很快就过去

了，我们很少愿意去观察从我们的灵魂中产生的亲密迹象。当我们观察他们的时

候，我们就会虚荣地把他们归因于我们自己；然而，在这一切中，以及从我们自

己的灵魂中出来的其他许多东西-我们的死者对我们说的话仍然存在。死者对我们

说的话似乎源于我们自己的灵魂。如果人们知道生命实际上是什么，这种知识就

会产生一种对我们和我们的死者持续生活的精神世界的尊敬和虔诚的感觉。我们

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中，是死者在工作。我们周围的知识，就

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有一个精神世界，知道死者在我们周围，只有我们不能

感知他们-这种知识必须在精神科学中展开，不是作为外在理论，而是作为真正的

内在生命渗透灵魂。死者在我们内在的存在中对我们说话，但我们不正确地解释

我们自己的内在存在。

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它，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内心与所谓死亡的灵魂是

联结在一起的。

现在，在相对较早的几年或以后的生命中，灵魂是否通过死亡之门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当爱过我们的孩子死去时，这与那些比我们年长的人的死亡完全不同。

精神世界的体验描述了以下方面的区别。与死去的孩子交流的秘密可以通过这样

的方式来表达：在精神上，我们不会失去他们，他们会留在我们身边。当孩子们

早逝时，他们会继续与我们同在-精神上-达到一个非常显著的程度。我想把它作为

冥想的主题来思考和发展，当孩子们死去时，他们不会失去我们；我们不会失去

他们，他们会在精神上和我们在一起。对于那些死去的老年人，可以说是相反的。

那些年纪大的人不会失去我们。我们不会失去小孩子，老年人不会失去我们。老

年人当被强烈地吸引到精神世界时，但这也赋予他们力量，以便在物质的世界中

工作，使他们更容易接近我们。的确，他们比留在我们身边的孩子更远离物质世

界，但老年人比那些早逝的儿童具有更高的感知能力。年纪大的人会留住我们。

精神世界中不同灵魂的知识揭示了那些在老年生活中死去的人，通过能够更

容易地进入地球上的灵魂，他们不会失去地球上的灵魂。我们也不会失去孩子，

因为孩子们或多或少仍在人世的范围内。这种差异的含义也可以在另一个方面加

以考虑。

我们并不总是对身体的层面上的灵魂的经历有充分的深刻或微妙的看法。 当

朋友死的时候，我们哀悼和感受痛苦。当社会上的好朋友去世时，我经常说，为

人们的痛苦提供肤浅的安慰，或试图说服他们摆脱悲伤，并不是人智学的任务。

悲伤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应该坚强地承受它，而不是让自己被说服离开它。

关于痛苦和悲伤，人们不区分它是由儿童死亡还是老年人死亡造成的。从精神上

看，有一个巨大的、巨大的差别。当孩子们死去时，留守者的痛苦真的是一种同

情-不管这些孩子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还是他们所爱的其他孩子。孩子们仍然和我

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一直与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向我们的灵魂传达了他们的痛

苦；我们感到他们的痛苦----他们仍然在这里！当我们忍受他们的痛苦时，他们的

痛苦缓解了。孩子在我们心里感觉到了。孩子能和我们分享他的感情是很好的，

因此他的痛苦减轻了。

另一方面，我们在老年人死亡时所感受到的痛苦-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父母还是

我们的朋友-都可以被称为自私自利的痛苦。一个死去的老人不会失去我们，因此

他的感觉与孩子中存在的感觉不同。在后来的生命中死去的人保留了我们，不会

失去我们。我们生活在这里，感觉我们失去了他，因此，痛苦仅仅是我们的关注。

这是自私自利的痛苦。我们没有分享他的感受就像我们对待早逝的孩子的那种情



形下，我们只是感受到了自己的痛苦。

这确实是为了明确区分这两种形式的痛苦：老年人的自我痛苦，对小孩子充

满同情的痛苦。孩子活在我们心里，我们实际上感觉到了什么孩子的感受。在现

实中，我们自己的灵魂只为那些在晚年死去的人哀悼。

就像这样的事，这可以给我们展示精神世界知识的重要意义。你看，可以根

据这些真理来调整死者的神圣服务。就已死亡的儿童而言，强调具体的个别方面

并不完全合适。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孩子生活在我们心中，并与我们同

在，因此，纪念的服务应该采取一种更普遍的形式，给予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的儿童一种广泛和普遍的东西，这是很好的。因此，在儿童的情况下，悼念死者

的仪式最好是一个具体的葬礼。在一个方面，天主教仪式在这里是更好的，另一

个是新教。天主教仪式不包括葬礼，而是包括仪式和仪式。它是一般性的、普遍

的；它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尤其是对儿童有好处。

对于一个在晚年去世的人来说，个人方面更重要。这里最好的葬礼将是纪念个人

生命的葬礼。在这种情况下，新教徒的礼拜仪式，与死亡者的生命有关的演说，

将对灵魂具有重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仪式的意义就会更小。同样的区

别对于我们关于死者的所有想法都有好处。对孩子来说，当我们进入一种与他联

系在一起的情绪时，最好是这样；我们试着把我们的想法转向他，然后当我们入

睡时，这些想法就会向他靠近。这样的思想可以是更普遍的，例如，可以针对那

些已经通过死亡之门的人。对于一个老年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记忆集中在作为

一个个体的他身上，思考他在地球上的生活，以及我们和他一起经历的事情。为

了与一个老年人进行正确的交往，非常重要的是想象他的存在，使他的存在我们

自己中复活-不仅是通过记住他说过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而且是通过思

考他作为一个个体的身份，以及他对世界的价值。如果我们让这些东西在内心生

活，它们将使我们能够与一个已经死去的老年人联系起来，并对他有正确的记忆。

因此，为了展现真正的虔诚，重要的是要知道，对于那些早逝的人和那些在晚年

死去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想一想，当许多人在年轻时就要死的时候，能对自己说：他们真的总是存在

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迷失在这个世界上，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是从其他角度说过

这点的，因为这些问题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我们成功地意识到了精

神世界，一种认识至少会让我们从当下充满忧愁的无限悲伤中照亮-因为那些年轻

的死去的人仍然与我们同在，一个活着的精神生命可以通过与死者的社区而产生。

如果唯物主义没有把它的力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阿里曼能够伸出爪子，

并获得所有人类力量的胜利，就会产生一个活生生的精神生活。

许多人可能会说，纯粹在物质层面上说，在他看来，像我这样的迹象似乎相

当遥远，他宁愿被告知他早晚都能做些什么，使他与精神世界建立一种正确的关

系。但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想法。就精神世界而言，首要的是我们要发展对它的

思考。即使死者似乎是遥远的，而现在的生命近在咫尺，但事实上，我们有今天

所描述的想法，我们让我们的头脑沉溺于似乎远离外部生活的事物-这一事实提升

和发展了灵魂，赋予了灵魂精神力量和精神营养。把我们带入精神世界的不是看

似近在咫尺的东西，而是来自精神世界本身的东西。因此，不要害怕一遍又一遍

地思考这些想法，不断地将它们带入灵魂中的新生活。对于生命，甚至对物质生

活来说，没有什么比强烈和肯定地实现与精神世界的交流更重要的了。如果现代

人没有完全失去与精神的联系，这些阴沉的时代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天只有

极少数人能洞察到这一点，但洞察力肯定会在未来出现。今天的人们认为：当一



个人通过死亡之门时，他的活动就物质世界而言就停止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所谓的死人和所谓的活人之间有一种活生生的、永恒不变

的交往。那些通过死亡之门的人并没有停止存在，只是我们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他

们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冲动

都与死者联系在一起。福音的话也适用于死人：“灵的国不带着观察(也就是说，

外部观察)而来；他们也不会说，瞧，在这里，看哪，灵的国就在你们里面。”
因为我们不应该通过外部因素寻找死亡，而是应该意识到它们总是存在的。

所有的历史生活，所有的社会生活，所有的道德生活，都是由于所谓的“死人”的
共同运作而前进的。当他的意识不仅充满了他坚定地站在物质世界中的意识，而

且在他能够说出他爱过的死者时，他的内心意识到：死者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就

在我们中间时，人类的整个存在就会无限增强。这也是对精神世界的真正认识和

理解的一部分，精神世界本来是由许多不同的碎片拼凑而成的。我们只能说，当

我们思考和谈论精神世界的方式来自于精神世界本身时，我们才知道精神世界。

死者就在我们中间-这句话本身就是对精神世界的一种肯定；只有精神世界才

能唤醒我们内心的意识，在非常真实的情况下，死者和我们在一起。


